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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五
下
班
時
，
同
事
有
事
，
搭
乘
我
車
到
市
裏
。
在
靠
近
路

邊
一
個
公
交
月
台
時
，
我
停
車
，
同
事
下
了
車
。

此
時
天
漸
漸
黑
了
，
到
處
籠
罩
着
層
層
煙
霞
。
路
上
車
來
車

往
，
我
小
心
翼
翼
地
啟
動
車
子
，
剛
剛
提
速
，
只
見
車
前
有
個
身

穿
紫
色
衣
服
約
莫
有
七
十
多
歲
的
老
年
人
，
雙
臂
張
開
，
不
偏
不

正
，
衝
着
我
的
車
走
來
，
嘴
裏
大
聲
吵
着
：
﹁停
下
。
﹂
我
一
看

，
有
點
懵
了
。
按
着
喇
叭
，
示
意
讓
她
離
開
。
可
是
她
卻
沒
有
絲

毫
離
開
的
意
思
。
反
而
越
來
越
靠
近
我
的
車
。
不
得
已
，
被
迫
停

了
下
來
。
她
拿
着
手
裏
的
飲
料
瓶
猛
烈
地
敲
打
着
車
窗
，
讓
我
開

門
。
我
該
怎
麼
辦
？
真
要
開
車
門
嗎
？
我
又
沒
碰
着
她
？
為
什
麼

非
要
我
停
下
來
？

難
道
這
就
是
人
們
常
說
的
﹁碰
瓷
﹂
嗎
？

我
心
裏
害
怕
極
了
。
也
不
知
道
該
怎
麼
辦
，
哎

！
怎
麼
沒
安
裝
個
行
車
記
錄
儀
。
如
果
有
個
行

車
記
錄
儀
，
攤
上
這
事
我
也
不
用
害
怕
了
。
傳

說
中
的
﹁碰
瓷
﹂
今
天
咋
就
讓
我
遇
上
了
呢
！

心
裏
暗
暗
叫
苦
。

對
！
絕
對
不
能
開
車
門
，
網
上
不
是
經
常

說
：
遇
到
陌
生
人
敲
車
窗
，
不
能
輕
易
開
車
門

。
﹁開
車
門
，
我
要
上
車
。
﹂
老
人
再
三
催
促
。

只
見
她
在
外
焦
急
地
拍
打
着
車
窗
，
我
心

驚
膽
戰
地
坐
在
車
裏
。
就
這
樣
，
我
們
僵
持
着
。

後
面
車
越
來
越
多
，
催
促
的

喇
叭
聲
此
起
彼
伏
，
圍
觀

的
人
漸
漸
多
了
起
來
。

我
六
神
無
主
地
坐
在

車
裏
，
聽
到
圍
觀
的
人
開

始
詢
問
老
人
：
﹁幹
嘛
的

，
怎
麼
攔
着
車
？
有
事
嗎

？
﹂
﹁我
要
上
車
，
她
不

開
車
門
。
﹂
老
人
振
振
有
詞
。
﹁我
根
本
不
認

識
你
呀
！
怎
麼
要
上
車
。
﹂
我
心
裏
直
犯
嘀
咕

。
車
周
邊
圍
觀
的
人
越
來
越
多
，
可
是
我
依
然

不
敢
開
車
窗
，
更
不
敢
下
車
。

對
，
打
電
話
報
警
，
老
這
樣
僵
持
着
也
不

是
個
事
，
她
萬
一
訛
我
怎
麼
辦
？

我
順
手
拿
起
了
手
機
，
正
要
撥
打
時
，
看

到
一
個
中
年
男
子
匆
匆
來
到
車
跟
前
，
拉
着
老

人
往
回
走
，
不
時
回
頭
給
我
說
：
﹁對
不
起
！

老
人
認
錯
車
了
，
耽
誤
你
時
間
了
。
﹂

我
對
着
車
外
鬆
了
一
口
氣
，
衝
着
中
年
男
子
點
了
點
頭
。
依

然
沒
有
開
車
窗
，
因
為
我
無
法
面
對
車
外
的
母
子
倆
，
感
覺
自
己

很
可
笑
。

回
來
的
路
上
一
直
在
想
，
如
果
當
時
我
開
了
車
窗
，
老
人
看

清
楚
不
是
自
家
人
，
就
不
會
一
直
攔
在
車
前
，
後
邊
也
就
不
會
堵

了
一
長
隊
汽
車
，
周
圍
也
就
不
會
吸
引
那
麼
多
人
圍
觀
。

回
到
家
，
摸
着
還
在
撲
撲
跳
着
的
胸
口
，
真
不
知
道
我
在
那

時
為
何
會
想
着
﹁碰
瓷
﹂
、
﹁報
警
﹂
這
樣
的
字
眼
，
甚
至
設
想

了
一
幕
幕
電
影
裏
的
驚
悚
劇
情
。
不
就
是
一
個
認
錯
了
車
的
老
太

太
嗎
？
從
何
時
起
，
自
己
變
得
如
此
多
疑
，
如
此
惶
惑
，
如
此
懼

怕
﹁被
坑
﹂
？
又
從
何
時
起
我
們
的
社
會
把
我
們
的
想
像
力
引
導

到
一
個
可
怕
的
路
上
了
呢
？

我們來談一個嚴肅又
很溫馨的話題──死亡。

美國三藩市大學醫學
院做了一個電腦的程式系
統，可以用來預測你什麼
時候會死亡，聽起來是不
是很令人震驚？這個系統

適用於六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它只要輸入你各種各
樣的身體狀況，如心臟、皮膚、呼吸系統、血壓、
心率指數等，以及加上一些測驗，如一分鐘能走多
少路，你走多久必須要休息，等等。把所有資料輸
進這個系統，就能預測你幾歲的時候會到另一個世
界去。

世事無常，我們根本無法知道將來會發生什麼
事情，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了生命的預測通知，告訴
你即將面臨死亡，那麼，在生命結束之前你會做什
麼？

一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本
。一架國內飛機因為事故要撞山了，在此之時，機
長通知乘客飛機即將墜毀，不可能生還，要他們趕
快拿出紙筆寫下遺書。飛機最後撞山墜毀，沒有一
個人生還。

當時坐飛機的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後來事故
現場有人收集遺書，在這些遺書當中，沒有看到遺
產和權利分配，而是都出現了三個字：對不起。

這件事情讓大家感到非常震驚，沒想到這些有
權勢地位的人物想對在世的人說的最後一句話竟然
是對不起。當時的日本是一個大男人主義盛行的地
方，這些搭飛機的人物在日常生活中是絕不會對家
人或者孩子道歉的，但是他們卻留下了一句意義重
大的對不起，他們內心的遺憾和愧疚，雖然嘴上沒
說，卻是存在於心的。

對於很多身體康健的人而言，死亡是個太過遙
遠的話題。然而，旦夕禍福，生死一線，時時刻刻
在不斷上演。有一句話， 「Right now，or too late
」： 「現在，或者太遲」。那些掩藏在你心底許久
的話語，如果你還有機會表達，把握現在，就在當
下。

事過境遷，時空轉換至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紐約。在飛機
撞擊雙子大廈前，機上的人們不停地打着電話，在他們手機的通話
記錄裏，出現的最多的話語，不再是對不起，而是我愛你。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法國巴黎發生恐怖襲擊，釀成至少
一百三十二人死亡。一名失去妻子的丈夫萊里斯在臉譜（Facebook
）發文，一方面表達他對妻子的追思，同時也用個人的方式對伊斯
蘭國（ISIS）宣戰： 「我不會如你們所願的憎恨你們，不會放縱自
己屈服於仇恨與憤怒，那將會讓我顯得像你們一樣無知。」 「你們
輸了，我會繼續走下去，一如往常。」此外，他同樣悲傷地表示，
自己在幾個難忍的夜晚後，終於夢見了妻子，而夢中的妻子，就如
同他十二年前愛上她時一樣美麗， 「我幾乎被心碎擊倒，我承認你
們得到了小小的勝利，但我同樣知道我的妻子每天都會和我同在，
而我們將在充滿自由靈魂的天堂裏再次相遇，那是你們一生也到達
不了的地方。」

從 「對不起」到 「我愛你」，從東方到西方，從過去到未來，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們內在的愧疚和愛意都要被表述過後才能
了結。而這些未嘗訴說的情感可能是 「對不起」，也可能是 「我愛
你」。

現在，問一問自己，對身邊的人還有什麼沒有說完的話，是對
不起，我愛你，謝謝你，或者是我原諒你？如果今天就是你的最後
機會，那些埋藏在心底的話語，請給一次溫暖的告白。Right
now or too late，就是現在，好好把握吧。

今冬的北京，跟往
年不太一樣。冷空氣來
得早，校園內的供暖也
跟着提早。而最能給人
以意外驚喜的，大概要
數早來報到的初雪了。

雪中的校園是寧靜的，只聽見雨雪飄落
的聲音，不緊不慢，自有其獨特的節奏和韻
律。過路的行人，不由自主地紛紛舉起手機
、相機拍照，當然也有攝影 「發燒友」，冒
着寒風及冷雨，搶景抓拍。本來要到學院辦
事的我，只想順道邊走邊賞雪，不知不覺間
，已 「本末倒置」， 「雪」成為了主題。那
是當然的，美好的景色與時光不抓緊留住，
可是會稍縱即逝、一去不回頭的。

此時的我，不由心生疑惑：雪景每年得
見，賞景、留影之人，何以不見減少？每一
年的初雪，為何更像初見，而非重逢？就像
一年一度的某個節日或慶典一樣？有時，節
日還難免會被人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所忽略。
但初雪帶來的驚喜和新鮮感，似乎總能奏效

，每一次，都恍如初見。究其原因，個人認
為，主要有如下三點。

其一，美好的事物和情感是持久的，能
夠超越時空，不斷在生活的行旅中被啟動、
被重啟。其二，同類的事物，絕無完全相同
的，正如 「沒有兩片完全相同的樹葉」，置
身不同的時空，總有各自的特點。其三，看
待同樣的人事，不同的心境之下，會反襯出
不一樣的顏色、情形、趣味、感受……

從前兩點可以看出，事物的共性和個性
是統一的。歷史具有蟬聯性、延續性，以史
為鏡，能給今人、今日以啟發，皆因歷史的
本質，總有相通、連貫之處，歷史的真實、
真理、真相，總在時間的推移、篩選中沉澱
，所謂 「經典」，所謂 「永恆的價值」，均
由此而生，並得以長存和保育。當然，不同
的時間、地點、情形，總有新鮮的場景，帶
給人不一樣的感覺。正因如此，歷史是鮮活
的， 「永恆的價值」在不同的時空中被賦予
生命的活力，不斷被重新演繹和詮釋，生成
新的 「經典」，既有傳承，又有發展。歷史

就是這樣，不斷往前進發，在更新中有繼承
，在繼承的基礎上，蓬勃生長、綻放嶄新的
活力。

至於主觀的人，則會因心境的不同，對
同一人事，作出區別的反應和體悟。就以冬
雪為例，不同心境之下，捕捉到的雪景，自
然有不同。趕着早課出門的學生，匆匆而過
，在急促的行進間，向漫天雪花行注目禮；
特意出門賞雪，並以攝影為樂之人，則有閒
情雅致漫步整個校園，隨意捕捉傾心之景，
收入鏡頭，同留心間；熱戀中的情侶、彼此
相熟的夥伴，在雪地中留影、追逐、堆雪人
、扔雪球，再寒冷的三九天，也能被高漲的
情緒點亮、燃燒起來；獨自一人雪中暢遊，
或在窗前觀景，也未必孤獨、寂寥，飄雪譜
成的樂章、繪成的風景，洗刷盡思緒與內心
的塵埃，不作他想……

於己而言，每一場初雪，帶來的驚喜、
新鮮與浪漫之感，如同初見；又好比愛不釋
手的欣喜之物，怎麼看也不嫌多，便是重
逢。

周末回老家去看父
母，坐城鄉專線列車從
公路上下來後，我就再
沒有乘車，我想在鄉野
裏走一走，感受一下冬
天田野的廣袤和空曠。

剛一下車，鼻孔裏
旋即飄滿一種泥土的香，這是最踏實的香味，也
是最安穩的香味，這些浮游在空氣中的小顆粒，
我每次聞到它，總會想起 「腳踏實地」這一個詞
，宛如一棵大樹紮穩了根，不是嗎？我們每個人
都是一棵樹，不管我們走到哪裏，我們的根依然
紮在鄉村。

在城市裏呆久了，人人都想到鄉村去轉一轉
，人是大自然的產物，在時光的河道裏漂泊久了
都需要適時的回歸。生在農村的孩子去鄉村是為
了了卻自己的還鄉夢，是一種親情的維繫在驅使
，他們是鄉間田野上放飛的風箏，飛得再高再遠
，線還拴在故鄉門前的桑梓上。在城市裏長大的
孩子去鄉村是為了踏青，呼喚一下新鮮空氣，是
去農家樂，看起來形式上是為了圖個新鮮，其實
，也是為了進行一次心靈的洗禮。

冬日裏，鄉間的田野有一些薄霧，但是可見

度還是非常高的，薄霧像圍巾一樣圍在村莊的上
端，村莊靜默如同老人，搖曳生姿的樹木像一些
扎堆頑皮的孩子，向着村莊的方向招手。烏鴉在
田野上空盤旋，累了就落在樹杈上歇腳，黑壓壓
的一片，總讓人想起梵高的名畫。在老家農村，
烏鴉是有些迷信色彩的，牠和灰喜鵲形成了一對
強烈的反義詞，灰喜鵲象徵着喜慶，烏鴉則有着
不祥之兆，主要體現在烏鴉的叫聲，烏鴉在誰家
門口叫了，誰家都要遭殃，所以，鄉村的孩子從
來不敢用彈弓打烏鴉。迷信畢竟是訛傳，我們不
妨把此訛傳看成是農人對鳥雀的一種敬畏。

烏鴉在天空連翩滑翔，時而俯身飛下，落在
田野裏，牠們在覓食。土地是隱忍的，任由烏鴉
細爪的翻撓，依然敞開懷抱迎接萬物的皈依和支
取，土地是鄉村的銀行，冬天是儲蓄的季節。清
晨走在田間地頭，田野裏會冒出一層熱氣，如同
酒池發酵一般，昭示着自己的富足。

麥苗是冬日田野裏少有的青綠，這些脆嫩的
小東西在冬季的懷抱裏內斂而害羞，一叢叢地擠
在一起，一副合抱取暖的意思，靜待蒼茫大雪的
到來。這時候，鄉野裏的樹是最性感的，性感在
它們的裸露，性感在它們的坦白，像極了姜文的
電影，坦蕩而達觀，從不給自己的觀眾玩陰的，

一層層，一枝枝，敞開自己的脈絡給這個世界
看。

路是鄉村的動脈，大路供給着鄉村，也支付
着鄉村，冬日裏的鄉村如同一個能量站，買賣交
易是最常見的事情，馬達聲轟鳴，機動三輪車來
回穿梭在大路上，換回的是農人們豐收的笑靨。
阡陌如網，織在田野的肌膚上，乾草紛亂在阡陌
的周圍，像極了海明威的鬍鬚。

沿村多溝溪，有水，也是澄澈冰涼的，小草
魚在水裏靜靜地游，枯白的水草浸泡在溪水裏，
任由小魚的吞噬。每每走在村落的外沿，看到這
些溝溝水水，我總想起夏天裏，在寬溝裏紮猛子
的玩伴，此刻，他們的孩子也已長大，他們不屑
於在這裏紮猛子，而是活躍在都市的溫泉游泳池
，他們不像我們當初那樣穿粗布短褲，而是穿比
堅尼，花花綠綠的，像極了這個時代孩子們斑
斕的思想。

村莊一直是質樸的，每每走進村口，聽着幾
聲遙遠的犬吠，看着煙囱裏的裊裊炊煙，聞到冬
日裏誰家鍋灶裏大白菜粉絲的清香，走在村子裏
如掌紋一樣的小路上，我的思維開始退化，腦子
也變得簡單，喝一口土鍋灶裏稍帶有草木灰的開
水喲，甜在舌尖絲綢一般穿過，這種壓水井裏抽
出來的水，經由母親燒開，喝一口，全身都有了
溫暖祥和的味道……

是􀎠碰瓷􀎡嗎？ 王健梅

說
出
埋
在
心
底
的
話

趙
安
安

冬天，去觸摸鄉村
李丹崖

初
雪
感
懷

嚴
詩
喆

「文革」年代，誕生了不少很有那個時
代特色的語言， 「狠鬥私字一閃念」就是其
中之一。我那時候上中學，為了回應號召，
會避重就輕地挑出自己藏在內心深處的某些
「私心雜念」公諸於眾進行 「鬥私批修」，

譬如說在勞動中乘老師同學不注意，躲到一
邊 「偷懶」；或者是明明知道教室的窗戶沒有關牢，但卻因為自己
要玩什麼的視若無睹跑開了。哪些是不能亮出來的 「私心雜念」？
譬如說，對班上某個面容姣好的女同學十分心儀；再譬如說，因為
飢餓，在經過飲食店的時候忽然之間產生的試圖偷竊一類的念頭。

幾十年過去了，現在想來，即就是當年那些不可告人的 「私心
雜念」也沒有什麼大不了：對於任何人來說， 「同性相斥、異性相
吸」是自然規律，愛美則是人的天性；溫飽，是人生存的最為基本
的條件，也是人最基本的追求。因此，心儀某位女生，試圖竊取食
物之類，算得了什麼？不僅如此，就是在今天，對於已經年少不再
的我，私心雜念依然難免；並且我敢說對於任何人，哪怕是居於高
位、聲名赫赫的人物來說，也是這樣。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讀《戰國策．韓策》，讀到了這樣一
則故事：申不害請求給自己的堂兄封一個官職，韓昭侯不同意。申
不害面露怨色。韓昭侯說： 「這可不是從你那裏學到的治國之策嗎
？你是讓我聽從你的請求，而拋棄你的學說呢，還是推行你的主張
，而拒絕你的請求呢？你曾經教導我要按照功勞大小來安排官職等
級。如今你又有所請求，這將讓我聽從哪一種意見呢？」申不害於
是就離開客舍前去請罪，對韓昭侯說： 「君王真是論功授官的人
啊！」

申不害是戰國時期很有影響的法家重要人物。在韓國滅掉鄭國
後，韓昭侯重用他為丞相，在韓國主持改革。他在韓為相十九年，
「內修政教，外應諸侯」，幫助韓昭侯推行 「法」治、 「術」治，

使韓國君主專制得到加強，國內政局得到穩定，貴族特權受到限制
，百姓生活漸趨富裕，史稱 「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強，無侵韓者」
。基於這樣的事實，我們說申不害乃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應該沒有任何疑問。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也難免心靈蒙垢，在某個時刻出現了 「私心雜念」——試圖為他的
堂兄求官。

申不害的這位堂兄人品如何、能力如何我們不知道，但是，從
韓昭侯的話中我們不難推斷，至少他沒有為韓國也可以說為韓昭侯
立下多少功勞。無功而封官這樣的做法本是申不害堅決反對的，可
為什麼這時候他竟然又要這樣做呢？很可能的原因是，他那位堂兄
，是與他一口鍋裏吃飯、一起玩耍長大的，感情相當深厚，因此，
當他飛黃騰達之後，堂兄找上門來求幫忙的時候，他抹不開臉；也
有可能當他衣輕暖、食肥厚的時候，看到堂兄衣食無着心下甚是痛
苦，所以，試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 「拉兄弟一把」。

其實不管是什麼人，誰沒有人性與人情？也可以說，只要是人
，那麼，就會有親親、愛幼、趨利避害的本能，就會在某些時刻出
現 「私字一閃念」。所以，對於人，尤其是像申不害這樣居於高位
的人，一方面要充分信任，放手讓他去工作；但與此同時，又要保
持一定的警惕，從制度上努力去監督他、制約他，讓他即便是出現
「私字一閃念」也很難為所欲為。而在申不害當政的那十多年間，

韓國之所以綜合國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讓其他國家忌憚三分，其
自身的能力超強是一個方面，而韓昭侯保持了相當清醒的頭腦，起
到了一定的監督的作用，也應該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但是，韓昭侯這樣的 「明君」總是少數， 「昏君」則更多。所
以，應對申不害的 「私心雜念」的最好的辦法，恐怕還是需要從制
度建設上做起。如何做？剷除古代專制，建立現代民主。而在一個
屬於民主的社會框架下，所有的公民都會成為監督者、制約者；如
此這般， 「私心雜念」就可能只存在於人的心裏，而很難變為現
實。

私字一閃念 嚴 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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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前
遊
井
岡
山
，

吃
到
紅
軍
餐
，
看
到
紅

軍
勵
志
名
言
，
頗
有
感

受
。

二○

一
五
年
十
月

十
日
下
午
，
天
色
已
暮

時
，
大
夥
才
坐
旅
遊
巴

啟
程
登
井
岡
山
。
問
導
遊
：
﹁江
西
的
武
功
山

於
下
午
四
時
就
封
山
了
，
同
是
江
西
的
井
岡
山

不
也
於
這
個
時
間
封
山
嗎
？
這
麼
晚
才
上
山
，

遊
得
了
嗎
？
況
且
天
黑
了
，
走
山
路
危
險
！
﹂

導
遊
帶
笑
說
：
﹁井
岡
山
不
封
山
，
上
山
的
路

也
超
好
走
。
﹂
她
又
反
問
：
﹁你
想
想
，
領
導

人
常
來
看
望
的
井
岡
山
，
它
的
路
又
怎

會
難
走
呢
？
﹂

沿
路
上
，
但
見
頗
多
修
路
，
路
障

不
少
，
路
邊
照
明
頗
光
亮
，
雖
偶
有
急

彎
，
車
還
是
走
得
平
穩
，
兩
邊
多
是
竹

樹
。
看
來
，
路
若
修
好
，
路
更
加
順
暢

。
每
隔
一
小
段
路
，
照
明
特
強
，
活
像

一
大
堆
螢
火
蟲
在
那
裏
隱
伏
着
。
每
到

特
強
照
明
處
，
便
出
現
一
大
幅
紅
布
，

上
面
寫
着
些
大
字
，
汽
車
駛
過
，
紅
布

飄
揚
，
樹
影
婆
娑
，
定
睛
看
，
也
能
看

得
見
大
字
：
﹁紅
色
沃
土
，
綠
色
家
園

﹂
，
﹁紅
軍
傳
統
，
代
代
相
傳
﹂
，
﹁

紅
軍
故
鄉
，
革
命
搖
籃
﹂
。
琅
琅
上
口

，
精
神
為
之
一
振
。
接
近
目
的
地
，
山

路
盡
頭
處
，
照
明
更
光
亮
，
照
出
的
八

個
大
字
，
由
遠
及
近
，
金
光
閃
耀
，

更
動
人
心
魄
：
﹁星
星
之
火
，
可
以
燎

原
﹂
！大

夥
到
達
超
逾
海
拔
千
米
的
旅
館

，
感
覺
既
濕
且
寒
。
井
岡
山
屬
中
亞
熱

帶
氣
候
，
濕
潤
，
年
平
均
氣
溫
十
四
攝

氏
度
，
年
均
降
雨
量
一
千
八
百
六
十
五

毫
米
，
年
均
霧
日
九
十
六
天
，
秋
冬
多

霧
潮
濕
。

放
眼
四
望
，
旅
館
不
少
，
﹁美
味

在
民
間
，
好
菜
在
農
家
﹂
、
﹁井
岡
農
家
﹂
、

﹁
紅
軍
紅
米
飯
、
南
瓜
湯
﹂
的
標
語
舉
目

皆
是
。翌

晨
大
清
早
起
床
，
微
風
夾
着
綿
密
細
雨

，
更
覺
濕
寒
。
到
旅
館
餐
廳
吃
早
餐
，
滿
堂
穿

軍
服
的
青
壯
男
女
，
正
在
快
速
進
食
，
他
們
是

來
井
岡
山
接
受
革
命
傳
統
教
育
及
精
英
培
訓
的

其
他
單
位
的
學
員
。
有
人
隨
口
說
了
幾
句
：
﹁

走
紅
色
之
旅
，
鑄
井
岡
山
精
神
﹂
，
﹁堅
定
信

念
，
艱
苦
奮
鬥
﹂
，
﹁實
事
求
是
，
勇
敢
創
新

﹂
，
﹁依
靠
群
眾
，
勇
於
勝
利
﹂
。

及
後
往
參
觀
井
岡
山
革
命
紀
念
館
，
看
到

更
多
的
井
岡
山
名
言
錄
，
例
如
毛
澤
東
主
席
說

的
﹁打
土
豪
好
比
砍
大
樹
。
砍
倒
了
大
樹
就
有

柴
燒
，
打
了
土
豪
就
有
飯
吃
，
有
衣
穿
﹂
、
﹁

沒
有
挫
折
和
失
敗
就
沒
有
成
功
﹂
、
﹁窮
人
翻

身
做
主
人
，
革
命
到
底
心
不
變
﹂
。
革
命
博
物

館
永
久
收
藏
的
毛
主
席
《
西
江
月
．
井
岡
山
》

巨
幅
，
旅
客
甫
進
館
即
現
眼
前
。
這
首
詞
，
是

當
年
毛
主
席
對
革
命
根
據
地
井
岡
山
黃
洋
界
保

衛
戰
的
讚
歌
：
﹁山
下
旌
旗
在
望
，
山
頭
鼓
角

相
聞
。
敵
軍
圍
困
萬
千
重
，
我
自
巋
然
不
動
。

早
已
森
嚴
壁
壘
，
更
加
眾
志
成
城
。
黃
洋

界
上
炮
聲
隆
，
報
道
敵
軍
宵
遁
。
﹂

我
們
一
眾
團
友
所
吃
的
紅
軍
餐
，
有
用
油

煮
的
切
塊
南
瓜
，
另
有
炒
茄
子
塊
、
炒
山
野
菜

、
炒
辣
椒
魷
魚
絲
，
其
他
幾
樣
菜
式
也

放
了
或
多
或
少
的
辣
椒
，
還
有
蘿
蔔
湯

，
也
有
肉
，
只
是
不
曾
嘗
到
紅
米
飯
。

紅
米
原
產
於
中
國
，
一
千
多
年
前
已
有

人
種
植
，
在
貧
瘠
的
土
壤
上
也
能
栽
培

收
穫
。
井
岡
山
盛
產
紅
米
，
貧
瘠
地
區

，
以
此
為
主
食
。
紅
米
是
在
大
米
中
液

體
深
層
發
酵
精
製
而
成
的
一
種
紅
色
黴

菌
，
蛋
白
質
含
量
高
，
南
方
人
今
天
也

常
吃
。
井
岡
山
的
紅
米
，
營
養
豐
富
，

在
不
容
易
吃
到
肉
的
革
命
時
期
，
紅
米

飯
給
紅
軍
提
供
了
作
戰
的
重
要
力
量
。

紅
軍
餐
似
乎
無
辣
不
成
事
，
革
命

時
期
，
交
通
多
有
不
便
，
鹽
在
湘
贛
山

區
十
分
稀
罕
，
辣
椒
有
刺
激
味
覺
和
消

毒
的
功
能
，
作
為
食
鹽
的
替
代
品
，
乃

不
二
之
選
。
辣
椒
且
價
廉
，
是
﹁窮
人

的
油
﹂
，
這
是
農
家
最
實
惠
的
蔬
菜
之

一
。

於
二○

一○

年
開
通
的
井
岡
山
，

今
天
已
是
旅
遊
勝
地
，
讓
旅
客
淺
嘗
紅

軍
的
清
淡
菜
餚
，
這
是
﹁改
良
版
﹂
的

紅
軍
餐
。

憶
念
稟
性
恬
淡
的
紅
軍
，
吃
清
淡

的
紅
軍
菜
餚
，
重
要
精
神
之
一
是
﹁去

頑
疾
﹂
，
叫
黨
員
幹
部
在
繁
華
盛
世
也

不
應
忘
記
革
命
歷
程
的
艱
辛
，
別
奢
侈
浪
費
，

吃
喝
無
度
。
紅
軍
事
跡
，
井
岡
山
上
的
老
人
時

刻
銘
記
，
導
遊
家
中
的
老
人
，
就
是
當
年
的
歷

史
見
證
者
之
一
，
今
天
仍
然
對
毛
主
席
崇
敬
有

加
，
對
家
中
晚
輩
講
紅
軍
歷
史
、
唱
紅
軍
歌
謠

，
日
復
一
日
，
年
復
一
年
，
千
遍
萬
遍
，
不
厭

其
詳
。新

中
國
從
最
初
的
革
命
建
國
時
期
，
到
改

革
開
放
，
中
間
歷
經
過
無
數
風
浪
。
新
一
代
年

輕
人
衣
食
無
憂
，
當
今
物
欲
追
求
不
盡
，
昔
時

先
輩
民
風
淳
樸
，
革
命
建
國
的
努
力
艱
辛
，
更

需
要
年
輕
人
認
真
體
會
。
偶
爾
上
井
岡
山
，
追

思
往
昔
，
緬
懷
一
下
，
喝
水
不
忘
掘
井
人
啊
！

遊井岡山吃紅軍餐
小 可

鄉
間
有
一
些
薄
霧
，
但
可
見
度
還
是
非
常
高
的

（
網
上
圖
片
）

沿村多溝溪，有水，也是澄澈冰涼的
（網上圖片）


